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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動出走與回歸停留： 

論女子與家的移動關連 

 

先前提到中國自周代以來，就建立形成了一套極為嚴明的宗法制度，無論是

上下階級，抑或內外之分，都藉有典章制度來加以規範。以《禮記》〈曲禮上〉

為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叔嫂不通問。⋯女子許嫁纓

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以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作，弗與

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1 

 

男女之間不但「不雜坐」，還有各樣種種「不同」的條例規範，可見當時男女性

別分際的嚴苛。又《禮記‧內則十二》：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

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

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2 

 

先是一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男人不過問家務瑣事，女性不過問外面事物，

再言「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內房的話不能傳出去，外面的話也不能傳進來。

隔絕了女性和外在世界兩者之間的溝通，也再度標明了男女之「外內有別」，各

有其位，各司其職，是一條不可隨意跨越的界線。這樣的「內外領域有別」空間

意涵，鞏固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界，也說明了男女動（主動）靜（被

動）之間的差異。 

 

在《文化地理學》一書中，作者Mike Crang提到「家」這個明確的內外空間

地點，並論述到「不同空間裡的活動被賦予不同的地位與經濟價值，因此，『家』

可視為性別化地景的一部份。」3在書中提到皮耶‧布迪厄以北非的阿爾及利亞

                                                 
1 引自《禮記‧曲禮上》卷 2，（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0），頁 1240。 
2 《禮記》‧內則十二》卷 27，同上註，（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1462。 
3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第三章  具有象徵意義的地景〉，《文化地理學》
（台北市：巨流，2003年 3月初版），頁 37。在此處，筆者必須說明一下「地景」在此書中所含
有的意涵：「地景首先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地景並非個人資產；地景反映了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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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比里（Kabyle）人的住宅為例，從家庭住宅空間的使用和配置顯示了喀比里人

的世界觀和宇宙觀。其中，女性的工作場所經常是位於住宅的陰暗部分，男性勞

動則在戶外。外面是男性空間，屋內則被女性使用，亦為一「空間」與「性別」

的有別秩序，並且，還具體的落實在「住宅的空間使用」之上。呈現出了住宅的

這一套男與女、光明與黑暗、以及文明與自然的對比。4這喀比里人的住宅空間

分配，和我們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家」的「男女外內」配置，同樣具體的形塑了

社會當中的「性別關係」。〈蘇小妹三難新郎中〉（《醒》卷11）即寫道：「自混沌

初，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卻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

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家之事」。本章擬援用Mike Crang

及中國傳統宗法對「家」所編派的空間性別秩序，來觀看三言兩拍中女性身體與

生活空間的被侷限性以及移動的可能性意義。 

 

《爾雅‧釋宮》中提到：「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5，表示在古代供

電當中窗和門之間的地方稱之為扆，而窗門以「內」的地方則稱之為「家」。又

「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閣。」6在家中又另有一宮門，這

一道又一道的門，形成了重重阻隔才能到達的閨閣之房，這一個閨閣，正是本章

中所欲討論的一個家空間與閨閣空間之意涵。在三言兩拍中，涉及到閨閣女子的

故事不在少數，從〈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喻》卷 2）的顧阿秀、〈單符郎全州

佳偶〉（《喻》卷 17）的刑春娘、〈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醒》卷 1）的石月香、〈錢

秀才錯占鳳凰儔〉（《醒》卷 7）的高秋芳等都是有關於閨閣小姐的故事。這一些

從小生長在閨閣之「內」的未婚女子，多半是被「禁錮」與「停留」於「家庭」

之中，就猶如劉向《列女傳》：「有閨內之修，無境外之志」7一般，呈現出女性

的活動空間範圍，就僅只在於家庭之中。然而在某些故事當中，未婚女子「出外

移動」的情節變化卻是整個故事焦點鋪陳與重心敘述的關鍵。本文擬以「家」之

內外對女子的空間差異象徵內涵，論未婚女子「移動」於「家內」、「家外」的空

間意涵。 

 

 

 

                                                                                                                                            
社會— 文化— 的信仰、實踐和技術。」頁 18。在本文中，筆者並沒有特別沿用「地景」此一詞
彙，但引用說明「家」這個空間與「性別」的關係。 
4 書中提到「住宅通常有些坡度以利排水；這個坡度將活動結構起來，下坡端容納所有潮濕、陰
暗與綠色的事物，同時也是人類自然活動，如生產、性、睡眠與死亡之處，而上坡端則涵蓋所有
與光、火、及招待訪客有關的事物活動，這就形成了文明與自然的區分。」參考同上注，頁 38-40。 
5 《爾雅‧釋宮》卷5，引自同註 1，（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2597。 
6 《爾雅‧釋宮》卷5，引自同註 1，（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頁 2597-2598。 
7 劉向編撰：《列女傳》，（台北市：台灣商務，1966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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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女子與家的空間關係：移動與停留 
 

在傳統中國文化與書籍的記載當中，離開家鄉而四處奔波移走的人，可以說

都是以男人做為主要書寫對象，其角色之多樣，有書生、商人、官員使節等等不

同角色；而女人，卻只有最單純的依附男子之三種性別角色，即不外乎是母親、

妻子、或者女兒和媳婦。在這一動一靜的對照當中，反映了傳統社會婦女的一個

生活空間及其框架限制，因為不論女性扮演的是這三類中的哪一個角色，她都必

須與家庭這個「私（內）空間領域」，緊緊的聯繫在一起，所謂「女子主一家之

事」。於是，除了停留於家中，她還是停留，而別無他留或去處。家中的繁忙事

務如女工、祭祀、佐中饋使她們被家庭所牽絆，即便是偶而有了空閒時段，外面

的諾大空間也沒有保留一個給女性的位置；相反地，以「男外女內」的性別空間

分立名義，還處處設有道德與禮法的種種規範、限制、禁忌甚至懲罰。於是，在

男性權力（父權文化）操縱之下的女性，只能被動地去遵循、去扮演所謂好母親、

好妻子、以及好女兒的角色。甚至說，女子一生中最遠的移動，很可能只有那唯

一的「出嫁」，尤其「出嫁」必得伴隨著一只封閉特質的「轎子」才得以讓女性

由自家到夫家的移動。於是，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是，古時候的女性被禮法規範

嚴禁了所有「移動」的可能性。8而這樣的「移動」無疑的被賦予了「權力」的

意涵，並且是帶有「性別」差異的一個「權力操控」。以下便要討論內／外、停

留／移動這兩組與性別相互牽連的隱喻意涵。 

 

（一）家內 

 

一般而言，當論及女子和「家內」的同時，總是會不自覺地聯想起一連串與 

其相關的形象語碼：靜態、被動、停留、禁錮、限制、保護以及穩定等形象語言。

而這樣的定點式的穩定，對於一身處於閨閣之內的閨秀小姐女子而言，似乎成為

一種極為「正常」的常態生活形式。但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將

「禁錮」一詞做為一種中性語言，不做任何批評好壞的論斷，它其實就是一種含

有「停留」意味的詞彙，在不同故事中的不同父母長輩對其女兒小姐的不同禁錮

作法，可能有的是保護，也可能有的是屬於限制，但不論限制或保護，都代表了

將女子的身體與主體性由男子給「停留了下來」。 

 

    在《醒》第 17卷〈張孝基陳留認舅〉中，過善的女兒過淑女，相貌端莊，

天性孝友，長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原來是因為過善甚愛這個貼心女兒，一心

                                                 
8 見王志弘：〈速度的性政治〉，收錄於《流動、空間與社會》（台北市：田園城市文化事業，1998
年 11月初版 1刷），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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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她覓一個出眾女婿為搭配，無奈揀擇了多少子弟，沒個中意的，加上兒子過遷

性喜遊蕩，敗家不肖，兩相對比之下，過善就越捨不得女兒，將其當成心頭上的

唯一依靠，硬是要擇個出人頭地的男子，贅入家中，才好放心託付家事，於是，

這一來一往之間反更難為其許配，故而才蹉跎許多歲月。在此敘述當中，對於淑

女而言，「家」是由父親作主之一空間範圍，傳統女子在男女空間的分派秩序上，

必得於「內」，這所謂「內」，就是國家社會最基礎的單位「家」，「家」對女性而

言，是她們從小到大的一常態活動範圍，而此空間範圍的主事者，是父親過善，

父親的疼愛與照料，使得女兒淑女長至十八歲仍為挑選不到好女婿而未許人，就

女性的身體與空間關係而言，呈現的是一種女性身體被停留於「家」中的關係，

我們說「家」雖然對於淑女而言，是一種過濾外來份子與保護的一個安全網，但

另一角度來看，也是「停留」了女子的身體以及其行為的移動能力。相同類似故

事的還有《喻》第 27卷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杭州金團頭因女兒玉奴「生的

美貌，讀書識字、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又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

管，事事伶俐」。故而，多少有著看著女兒如花般容貌，父親捨不得女兒歸宿不

好的心態，立下心願就是要為女兒尋覓個讀書士人，為女兒爭個出頭和好日子，

脫離團頭叫化兒的名號。故而女兒一直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這本意是一種父

親保留女兒於家內，等待好人家的相訪，卻無意地限制了女兒可能另外嫁娶的各

種可能性。故事中的金老大招書生莫稽為婿，以為替女兒找了一個才學飽讀的人

才，卻無奈連莫稽日後也嫌棄起金家的丐戶出身，連帶拖累女兒差點被夫君莫稽

害死的遭遇。 

 

另外在〈錢秀才錯占鳳凰儔〉（《醒》卷 7）中，故事裡的女主人翁秋芳，也

是因為父親以為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一心要揀各讀書君子，才貌雙全的

匹配。」不論聘禮厚與薄都不太重要了，即便對方人物好，就算賠上粧奩也無妨，

可見得父親高贊對於女兒秋芳歸宿看之深重的程度。也由於父親這般對於秋芳的

執意的保護心意，秋芳最後才得以嫁給一表人才，語言響亮的錢青為妻。於是，

這篇故事中的「停留」，實則為一個「善意的保護」。其中，故事裡提到江南地方

娶親，本來是女親家和阿舅自己送上門的，但因父親高贊太過高興以為選中成龍

佳婿，故定要女婿上門迎親，準備大開宴席，給親朋好友一同相聚慶祝。還好因

為有這一個「入家門迎親」的舉動，秋芳嫁的才會是錢青，而不是那相煩錢青代

為行聘，既「不顏也不俊」、又「胸中無才濟」的表兄顏俊，可見得父親高贊對

於女婚姻一事的著重程度。婚姻對女子來說，本為一生中之大事，然在故事中的

秋芳，實際上所被描繪的篇幅卻是相當地有限，反而多為父親高贊的意見與聲

音，來主張著這樁婚姻的一切大小事項，由此可見得，女子在「家中」時是沒有

任何出聲音的機會。另外一篇完全「失聲」的女兒，則是在〈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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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太守憐才主姻簿〉（《初刻》卷 10）一文中的金氏朝霞，由於朝廷要徵召? 女

入宮，徽州的金朝奉由於不捨女兒入宮，匆忙間許給了韓秀才，事後因見韓秀才

窮儒模樣，倒又懊悔當初的決定太過慌張草率，又欲以毀婚。其實整篇故事的描

述，大有父親金朝奉心中對於女兒的一種體貼與善意保護，只是相同地是，攸關

朝霞自己的終身大事，此後人生的去留與依靠，卻不見任何的一字一語來表達朝

霞自己心中到底有何打算或心情，可見得女兒在「家中」，雖是被保護，然同時

不單單有「停留」之意，更同時被「限制」了她自由的心聲。 

 

    在〈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喻》卷 2）中，江西贛州府石城縣有魯廉憲和顧

僉事是為累世通家，魯家有一子學曾；顧家有一女阿秀，兩家自幼便相約為婚，

來往間也多以親家相呼。不料魯家先是魯奶奶病故，又是魯廉憲病亡，學曾扶柩

守制三年，家事逐漸消乏，連飲食都無法周濟。顧僉事在見到女婿魯學曾窮的不

像話的模樣之下，嫌棄學曾貧窮困頓，遂有刻意毀婚之意。還與夫人孟氏商議地： 

 

魯家一貧如洗，眼見得六禮難備，婚娶無期；不若別求良姻，庶不誤女兒

終身之託。（頁41） 

 

而此可見，做為父親身份的顧僉事，雖說有嫌棄女婿之意，然就其立場角色而言，

仍多半是為女兒的未來所擔心，是站在一種保護女兒的心態；而對映就另一層面

來看，這樣的一層保護，也同時存在著顧阿秀被侷限與禁錮於家中的一面，由父

親：「在家從父，這也由不得他。」一句話語中，一舉道破了男女上下尊卑的一

個主動與被動性差異。如果說，顧阿秀平日謹守男女禮法，不自覺的一一遵循著

男外女內的性別界線，完成被父親與整個社會所劃下的禁錮界線，做一個安靜無

聲的「貞賢女子」，那麼，這一回當母親孟氏對女兒提起毀婚一事之時，阿秀第

一次感受到這一面「被禁錮之牆」，試圖以自我之意志與想法來表現自己的去留： 

 

阿秀道：「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婚姻論財，夷虜之道。爹爹如此欺貧重

富，全沒人倫，決難從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 家行禮，他若行

不起禮，倒願退親，你只索罷休。」阿秀道：「說那里話！若? 家貧不能

聘，孩兒情愿守志終身，決不改適。當初錢玉蓮投江全節，留名萬古。爹

爹若是見逼，孩兒就拼? 一命，亦有何難！」 （頁41） 

 

家中長輩權威所禁錮的「牆」之壓力，在阿秀身上竟成了一種激烈的反抗，但身

為女性角色的她，終究只能被動地停留於家中，等待著魯學曾的迎娶，如果說魯

家今日真的無法或無力準備婚事，女性的角色也只能以被動的方式表現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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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而在同樣身為長輩的父母身上，我們見到有兩種不同的呈現方法，一種是

父親的權威施加性，另一種則是母親對女兒的苦執與憐惜，這一憐惜，便使母親

心生一計，設想以瞞住僉事之法，偷渡魯學曾進入內室，使小姐與其兩人相見。

筆者以為，母親或許是真的同情女兒阿秀的一番心情，但另一方面來看，或許也

是因為母親深知這禁錮與限制對女兒的生命而言，是怎樣的一種重重深鎖，才會

讓女兒在禮法之外暗自先行見過己身之夫婿，好讓女兒因此能安心好好過生活。 

 

    在此處的所謂「家」內的意義，對女性而言，不單單是意味著一相反於外在

世界的閉鎖空間，同時也是一個擁有長輩權威力量操控女性身體移動與歸屬的場

域範圍。在上兩篇〈張孝基陳留認舅〉與〈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中的父親角色，

他們都「停留」了身邊女兒的移動能力，也為了他們的「保護」原因，指示了女

兒的情歸去留。對於淑女與阿秀而言，她們身處在這樣的家內都是一種被他人決

定己身命運的角色，都是一個被動而任其長輩禁錮己身於家內的「停留者」。 

 

     在三言兩拍當中，面對著父親權威式的教導與限制，女兒宛若被父權禮教

給禁錮在一「家」之中，不同的是，好一點的禁錮，我們或者可以稱之為父母對

於女兒的一個不捨與保護；而另一種禁錮則較多以父母的自我觀點出發，而不顧

女兒的心意與情意。 

 

（二）家外或出外 

 

在第一章時筆者曾提到，由於男女的一個性別空間內外分明之嚴謹，故而當

女性遊走於空間內外時才格外引人注目。女性的出走行動，對於「男女有別」的

空間內外分派是一種違反社會規範的建構或主體自覺的對抗。既然是「違反」，

於是相對於家內的「穩定」、「安全」等形象語碼而言，女性若孤身一人來到「家

外」之時，則呈現出完全相反的一組詞彙語言，也就是帶有一點因著「違反」的

基礎，而有的種種不順遂遭遇，諸如：漂泊、流離、失去了保護以及不穩定的遷

徙流動。不同於男性在外界的一種行動自由與寬廣無限的理想抱負，隻身遊走於

外在世界的女子，不僅沒有其可依附的歸屬，更失去了她可生存與活動的空間。 

 

〈樂小舍拚生覓偶〉（《警》卷 23）中的喜順娘，就曾經因到家外看潮，而

發生險些喪失生命的危險。話說南宋臨安府的樂美善，與安氏生有一子樂和，幼

年寄在母舅家撫養，附在隔壁喜將仕館中上學，喜將仕也有個女兒，小名叫做順

娘，小樂和一歲，兩個作伴一同唸書，被同學時常取笑「喜樂和順，天緣一對」，

兩個彼此之間倒也歡喜，私下約為夫婦作伴。到了樂和十二歲、順娘十一歲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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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各自回家，順娘深閨女工，再不相見，即如同我們先前提及的「性別反射在

居住空間上時，呈現出男女內外之別」，以順娘習作女工之職，好禁制其於閨房

中無法游動。即便游動移走出家外，也必然有父母家人一同陪伴： 

 

臨安有個風俗，但凡湖船，任從客便，或三朋四友，或帶子攜妻，不擇男

女，各自去占個座頭，飲酒觀山，隨意取樂。安三老領著外甥上船，占了

個座頭，方纔坐定，只見船頭上又一家女眷入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間

壁喜將仕家母女二人⋯⋯此時順娘十四歲，一發長成得好了。樂和有三年

不見，今日水面相逢，如見珍寶。雖然分桌而睡，四目不時觀看，相愛之

意，彼此盡知。（頁331） 

 

這一相見，樂和更堅定要與對方做鴛侶的心願。只是父親以為喜將仕名門富室，

不如樂家家道衰微，不允央媒說親一事。這一等待，就是樂和十八與順娘十七，

一人未有室而一人未有家了。直到一日喜家全家同行看潮，順娘與樂和又有了相

見的機會： 

 

      樂和緊緊的貼著蓆棚而立，覷定順娘目不轉睛，恨不得走近前去，雙手摟

抱，說句話兒。那小娘子? 頭觀省，遠遠的也認得是樂小舍人，見他趨前

褪後，神情不定，心上也覺可憐。只是父母相隨，寸步不離，無由相會一

面。（頁335） 

 

照理說，順娘跟隨在父母身邊，雖離開家的保護網，卻在父母看管照料下，蓆棚

就有如同「家」的一個保護範圍，外人並不可隨意地自由進入，故而在蓆棚外的

樂和，在怎樣心動不已也只能趨前褪後，而非與順娘就此傾訴情衷。只是這個蓆

棚畢竟不同於「家」的空間意涵，尤其當這個蓆棚所處的位置，又相當鄰近海浪

潮水，位處其陸地與海水交接的邊緣地帶，加強了此處空間的一個不穩定多變性

意義。果然，一個潮頭的忽然一湧而至，「直打到岸上高處，掀翻錦幙，衝到蓆

棚」，就見順娘一個出神在小舍人身上，腳一滑，轉眼便捲入波浪之中。這個從

天降下的水浪，就差點失去了她的生命。可見女子家外環境對女子而言，不若男

子一般自若自得，而是時時充滿著不安定的危險因子。 

 

在〈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警》卷 21）一文中，趙京娘出外離家所遭遇的

危險遭遇比起喜順娘的潮浪更多了幾分無處可施力的無奈之感。趙京娘因隨父親

到北岳還香愿，不料半路遇著兩個響馬強人，見京娘有幾分顏色，擄掠著爭要成

親而互不相讓。最後為免傷義氣，只好將京娘寄放在清油觀內，要另外找一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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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湊成一對，兩兄弟才好同日成親。京娘被關在降魔寶殿之中，沒有方法可

想，唯有哭泣一事而已。由此可知，當女子走出閨房、步出家門，就代表了一種

「危機隨時降臨」的可能性，一種失去依靠、失去家邊界保護的穩定性就此不復

存在，相反地是一種無力的漂泊之感時常伴隨著京娘的意識與思維。在故事延續

上，當趙匡胤出面表示要解救她，送她回家，與父母相聚之時，京娘的第一反應

卻是女子一人無以為力可成就任何行為的表現： 

 

      雖成公子美意，釋放奴家出於虎口，奈家鄉千里之遙，奴家孤身女流，怎

生跋涉？（頁293） 

 

其實，這也怪不得京娘的悲觀想法，因為對於女子而言，家外的環境的確充斥著

各項不可知的危險，尤其此去路途遙遠，又是一名男子千里護送，難免會有道德

上的其他顧忌。 

 

      此去蒲州千里之遙，路上盜賊生發，獨馬單身，尚且難走，況有小娘子牽

絆？（頁294） 

 

      古者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共器。賢姪千里送小娘子，雖則美意，出於義氣，

傍人怎知就裏，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嫌疑之際，被人談論，可不為好

成歉，反為一世英雄之玷。（頁294） 

 

      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恐生議論。俺藉此席面，與小娘子結為兄妹，

俺性趙，小娘子也性趙，五百年合是一家，從此兄妹相稱便了。（頁294） 

 

      這小娘子弓鞋襪小，怎跟得上？可不擔誤了程徒？（頁295） 

 

女子在外行動不便，其最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自然就是因為「女流之輩」的「弓

鞋襪小，怎跟得上？」女子不慣馳聘，不便於長路途的遊走移動，面對千里的遙

遠路途，若非有趙公子的千里護送，否則茫然失其方向，又伴隨著一柔弱身子骨，

怎有可能性回歸家中。 

 

    除卻女子「弓鞋襪小」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子不

識得家外的道路。由於傳統性別的空間分立，「男外女內」的禮法規範，讓女子

多停留於家中而鮮少外出的機會。而若女子一日單獨地落於家外的諾大環境之

中，當然會有茫然不知方向，不知何去何從的慌亂心情，又若有人在旁邊呢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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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句，女子少出家門，少有見識，其思考與辨別的能力自然不如男子一般精巧，

故而出外就是女子遇到「危機」的時候。如〈大樹坡義虎送親〉（《醒》卷 5）的

林潮音因固執不肯改嫁，父母便暗地受聘，意欲「事到其間，不怕他不從」，於

是以「轎」相接，以「女孩而家不出閨門，不知路徑」為由，要潮音嫁與李承務

一家。原來謹守內外分際、女子禮法，堅持等待夫君而不肯改嫁他人的林潮因，

因父母的一個心意，不願女兒就此獨守一生，故而安排暗自出嫁，這出嫁就是女

子的唯一可允許移動，但透過「轎子」的封閉式邊界移動，仗著女子不識路途，

仍舊是以保護的心態出發、禁錮的行為，做為父母為女兒的一個去留方向的決

定。又或〈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初刻》卷 2），姚滴珠因忍不

住公婆的凶悍，欲回家告知爹娘，如此隻身離家來到渡口，就遇到了不安好心的

光棍汪錫，文中寫道滴珠「正是女流之輩，無大見識，亦且一時無奈，拗他不過。

還倒是對方好心，故隨得他上岸。」就如同〈賣油郎獨佔花魁〉（《醒》卷 3）的

莘瑤琴，與父母失散的她，遇上鄰人卜大郎，只聽了卜大郎的幾番言語，就也全

然沒有一絲疑心地跟著卜大郎作伴走了。可見得女子正是因為性別空間的差異

化，導致她們對於事物的辨別與思考能力相對男性較弱，偶一來到這外邊的偌大

世界時，自然容易被他人欺騙或上當，而造成多重的危險性容易加諸其身。 

 

同時筆者也發現，家外的危機不單單只出現於閨秀女子的身上，便是平民

一般人家或妓院的女性，只要當女子來到這諾大的外在世界，「女流之輩，不識

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需是用心提防。」9如〈賣油郎獨佔花魁〉（《醒》

卷 3）中的女主角莘瑤琴因為戰爭的關係，與父母一同棄家逃難，不幸於途中遭

亂軍衝散，不見了爹娘，只見她「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

一步，捱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飢。望見土房一所，想必

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卻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離去了。瑤

琴坐於土牆之下，哀哀而哭。」可見得女子一人獨處在外的不安心情。恰巧的是，

在此啼哭之聲下，引來一近鄰卜大郎，原來卜大郎也是因為被官軍沖散，正好獨

自而行，發現瑤琴的身影之後，心生一計決定賣瑤琴以好換盤纏度日。在這男與

女的兩相對照下，不難發現女性面對單身一人的情形時，所引發的無依與無助是

怎樣讓她慌亂與害怕，雖說在此篇故事中，瑤琴尚未面對到特定的危險情況，如

盜賊或被奪去貞節，但我們可以發現的是，女性一人面對諾大無邊的外界，其所

有故事中的描繪特點都在於表現出，一無計可施只能哭泣的女子形象。在這裡呈

現的是，儘管瑤琴多麼樣地聰慧伶俐，在這樣的「無可奈何之際」，面對卜大郎

的扯謊說父母託他來相尋瑤琴，竟失去自我思考與判斷的「全然不疑」，可見女

                                                 
9 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古今小說》，卷 40，頁 625。故事中聞淑女對
夫君沈小霞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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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慌張與情急之下，是完全沒有保護自身的能力。於是本以為有個人可相互照

料與依靠的瑤琴，完全沒想到卜喬的真正用心是欲將她賣給老鴇王九媽，可見得

女子在外的一個危險。 

 

華裔地理學者段義孚曾經論及「空間與家」在現象學上的意義：「空間（space）

的開放性提示未來、啟發人積極行動。然而空間的曠闊與自由亦能帶來負面的無

助與恐懼感。」10筆者以為，這所謂「負面的無助與恐懼感」在身處家外的女性

身上尤其明顯。因為古時女子多是依靠父親或郎君的某個「家」範圍圈圍式的保

護，走出「家」的邊界後，卻是必須面臨一個無處可去留與安身的現實問題，諾

大環境的隱射下，女子一人孤苦無依的圖像，呈現一種大海茫茫漂流的不定性特

質，故而在故事中，女子來到家外，在她無奈何之際，多是哭泣，或只得尋個死

休，那最歸的重點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可投奔之處： 

 

我上無片瓦，下無立椎，丈夫又不要我，又無親戚投奔，不死更待何

時？⋯⋯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我如今沒奔處，且只得隨他去了，

卻再理會。11 

 

「只得隨他去了」，可見得女子的無力之感。而在〈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

歲朝天〉（《二刻》卷 5）一文中的真珠姬，先是被一夥聚賊以轎? 到古廟，失去

了貞潔，後再被從事買賣的牙婆轉賣與城外一富家為妾，後富家主翁因知真珠姬

乃宗王之女，唯恐事發被相連累，又派人將真珠姬之轎一? 至荒野之中。無怪說

「婦人不可出閨房」12，女子隻身在外，拋頭露面地容易招來危險，故而當女子

在必要時候的出門離家，多半會搭乘個小轎。此「小轎」為一封閉式的移動，範

圍式的空間仍罩著女子的身體，不讓外界多人輕易的接觸與互動。好藉以減少與

避免女性遭遇外來危機的任何可能性，只是在這一個禁制與保護的循環當中，男

子禁制了女子的出外機會，以保護女子的不被打擾，但同時也封閉了女性的見識

能力，於是當女子偶一來到家外，外在的各項不可知事物增多，相對於單純無心

思的女性，自然成為一危機伺服的環境空間，而為讓女性又得有安全的保護，只

得在設計個籠罩式的小轎，於是循環反覆往來，男子對於女性的一個空間管轄範

圍自然又必得嚴密許多。 

 
                                                 
10 轉引自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收錄於《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 3期，1995年 8月，頁 21。 
11 馮夢龍編、顧學頡校注：〈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古今小說》，卷 35，頁 520 
12 凌濛初原著、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酒下酒趙尼? 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拍案驚
奇》，卷 7，（台北市：三民出版社，1995.5），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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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動出走，還是回歸停留？ 

 

封建社會道德禮教中，男女內外之分際受儒家思維影響甚深，先前我們提到

了女子與空間的相對關係是於「家內」，既多半停留於家中，出外一事對女子而

言，也是一件沒有可能性的想像。對許多女子而言，她們終其一生最遠距離的移

動，很可能只有那唯一的「出嫁」。而即便是唯一出嫁，唯一的「由內往外」移

動，女子也只是端坐於轎內隨著眾人將之遊走與移動，而非以自身的行為能力行

走移動，換句話說，仍是有一封閉性的邊界範圍可以保護著女性不受外界的任何

侵害。然而，難道說古時女子完全沒有出入過家之門外嗎？在古典小說中，那麼，

女子有何種方式可以任其主體的移動呢？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卷 40）中之沈襄，號小霞，因父親遭奸人陷

害，自家家私被全數抄沒不算，還把沈小霞從紹興提去保安問罪。原本沈小霞吩

咐此去凶多吉少，望孟氏與小妻一同往丈人爺娘家過活，不需為其憂念。卻不料

自己反被有才有智的小妻聞淑女和孟氏一同說服，成為聞淑英隨夫沈小霞移動，

伴隨照料官人一路前行： 

 

只見聞氏淑英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

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願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

一來官人免致寂寞， 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

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老

爺在朝為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

鄉隔絕，豈是同謀？妾幫著官人到官申辨，決然罪不致死。就使官人下獄，

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極

力攛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

只得依允。（頁 624-625） 

 

雖說我們先前一再強調男女的內外有別、女子不可輕易拋頭露面等，但在當男子

一家之主有所災變之時，女子亦可以人情義理思考出發，做為女子出外移動的合

理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中，聞氏所得以跟隨出

門、千里移動的主因，仍舊是為了她的丈夫，也就是當一女子隨身隨側地伏侍著

一男子，在這樣的關係下，筆者以為，女子雖移動身處於家外的環境中，卻因其

活動空間仍不脫男性身旁甚而隨身照料，看似女子照管男子的的實情背後，實則

為她仍接受了男子範圍之保護，故而未必會立即性地遭遇狀況或危險，然家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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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社會環境對女子而言畢竟不利且危機伺伏，不知何時就會有危險狀況的出

現，「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途徑，若前途有荒僻曠

野的所在，需是用心提防」。在這篇故事中，聞氏由於發揮了她的觀察、反應與

才智，先是小心提防了差人的不懷好意，適時與沈小霞暗地商量，還與丈夫沈小

霞前後計謀搭配，不但還了夫君小霞一身的清白，也保全己身於尼姑庵寄居。由

聞淑女的移動經歷可見得女子的出外移動必須有一個足以支持她合理移動的正

當理由，在這篇故事當中，我們見到的是照料夫君的隨夫移動，而即便是隨夫移

動，若當外在環境隨時產生有不利狀況時，為保女子的生命安全，也需找一處如

「家」一般的邊界保護範圍，如同故事中的尼姑庵，好讓聞淑女得以安心等待夫

君改日的重逢。 

 

在〈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喻》卷 23）中素香和張舜美則是隨情郎私奔的

移動： 

 

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

兩地相思永抱相思之苦，未之郎意何如？（頁360） 

 

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粧做一箇男兒打扮，與舜美攜手迤邐而行。 

 

只為那女子小小一雙腳兒，只好在屣廊緩步，芳徑輕移，擎檯繡閣之中，

出沒湘裙之下，腳又穿著一雙大靴，叫他做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

怎地拖得動？（頁 360） 

 

雖劉素香決定要扮裝離家，為情出走，但女子的身份仍為素香帶來許多不便的實

際現況問題，一則是因女子從小內外之際分明，長時間身處家中，小腳緩步碎步

輕移，怎堪忍受突來這長途之跋涉；又女子相較於男子而言，少出遠門，少見市

面，一趟決心出門的出走移動，已足讓女子的心情情緒整個浮動燥動起來，所謂

內亂則外不安，在慌亂慌張的內心紛亂之際，其腳步行動自然也是一團地混亂，

故而「光一段三四里的道路，就已花費不少時光」。，加上當時「城中人要出城」，

而「城外人要又入城」，雖說舜美與素香前後隨行不離，但人潮一旦急速湧現，

何來兩相之顧？於是這兩人便一出城門，依舊路地相反方向趕去。而劉素香這樣

隻身來到家外，有怎樣的出外的危險哩？故事裡敘述因劉素香以女身假扮男裝，

所以似乎並未有多大或立即性的災難遭遇；但若就出外的無力與不安而言，劉素

香仍舊是成現了女性在面對外在環境時的無依無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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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香乘天未明，賃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梢人

亦不知其為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

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素香自思，

為他拋離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浣紗女遊於江中。哭了多時，只

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素香嗚嗚

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走出一個尼師。（頁361-362） 

 

即便是因男裝扮未被發現女兒身，但不知己身的去留何從，讓女性在無依靠的情

況下，往往又只得以哭泣一事來做為無生存空間的表徵。多虧素香得遇為一大慈

菴的尼師，這才有所落腳之處，重獲生存的空間。 

 

〈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初刻》卷 12）浙江杭州府餘杭縣有

一儒生子弟蔣震卿，生來心性倜儻，玩耍戲浪，不拘小節，最喜遊山玩水。一日

與鄉里兩個客商結伴到江南去走走，偶到諸暨村一莊宅，因大雨請求陶老讓其進

屋避雨，唯有蔣震卿因一句「此乃我丈人家裡」而被關在大門之外。在門外冷落

沒趣的蔣震卿，本欲自找安頓去處，卻聽到有人低聲道：「且不要去！」、「有些

東西拿出來你可收拾好！」一望牆上又跳下兩個人來，一時以為是兩個朋友在搗

蛋，走到天明才驚然發現竟是兩個女子。原來，陶老之女陶幼芳因不願順從嫁與

自幼許配的褚家盲子，反有意私定於表親之子王郎，本以為此番私奔離家舉動可

以與王郎幸福安然過一生，一夜路上與丫鬟兩個為免他人發現，不敢太過靠近蔣

震卿，直到天明才發現雙方的誤會一場，然幼芳見事已至此，也只能跟隨蔣震卿

同行了。這一則可謂是誤會一場的移動： 

 

      引這丫鬟拾翠為伴，踰牆出來，看見你在前面背囊而走，心裡道「自然是

了。」恐怕人看見，所以一路不敢相近。誰知跟到這裡，卻是差了。而今

既已失卻那人，又不好歸去得，只得隨著官人罷。也是出於無奈了。（頁

133。） 

 

對於陶家小姐來說，原本身處家中安全保護網的她，雖有父親的嚴加看管以及面

對自身不喜的婚嫁對象，但不需如此刻意小心地「恐他人發現」；而當她超越家

之內外界線「踰牆」的時候，開始得思考著家外社會環境的危險，這一出走也無

法回歸家中的單行道，只有一個唯一的選擇，就是找一個男子做為女子的安全依

歸，故而「只得隨著官人罷」的簡單一句，既表現了幼芳對於己身命運的無可奈

何，但同時也呈現出女子無法獨活於家外環境的現實層面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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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父權體制的社會之中，「空間」與「性別」被賦予了移動能力的支配

權力場域。自由的移動能力原本是男性的出入空間權力象徵，因此，要使用移動

這個隱喻時，要先解構其男性權力的意涵，揭露出移動現象中的性別差異關係。 

吉拉汀‧普瑞特以為，「移動能力的隱喻通常表示了持續移置（displace）中心和

邊緣之間界線的慾望，意涵了對於固定的身份認同和範疇的開始質疑。」13就如

同《二刻》卷 23的大姊興娘，對於女性固定身份的被禁錮與終身地等待導致此

生生命的枯竭與衰亡。直到成為「靈魂」的她，才開始有了自覺與想法，於是那

藉由鬼魂的形式的附身於小妹慶娘身上，以慶娘身體跟隨崔生的移動，做為自身

追求愛情的出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以「移動的行動」跨越了僵固的性別

界線，跳躍了「家內」、「家外」的「空間性別政治」。但更深一層的是，在以上

的故事當中，雖然說女子的移動是暫別了「空間」加附在「性別」上的束縛，但

兩女主角實際上仍舊是「一個家」不斷地移動到「另一個家」。於是，在這當中

的女性移動，雖都曾踏出了「家」的範圍，最終卻畢竟又回歸到父權體制權威，

再度選擇進入了「家」的禁錮之中。這種表面的「假象移動」，實質上依舊屬於

「真實不變的停留」。於是，對於女子來說，那出走背後的最終，依舊是為了某

一穩定式的停留意義。 

 

 

第二節 偷情與交歡的情色空間：登樓與入室 
     

所謂「情色」： 

 

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登樓；光陰負我難相偶，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蔽膝，悶時應弄玉搔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14 

 

強調「情」與「色」二字，本為一體，緊密相繫，「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

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亙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表現了人對於「情色」

的一個迷惑以及容易沈溺狂歡於其中的一個特性。在《三言》、《兩拍》小說中出

現了不少以情色為題材的故事，在這些情色故事中有的由欲而生情、也有的以縱

欲、通姦為主所進行的空間敘述與主體活動，同時進一步構成了「情色空間」的

內涵意義。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曾經指出：「根據一般的見識，『性』

                                                 
13 轉引自王志弘：〈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連結— 重要文獻評介〉，《流動、空間與社會
--王志弘 1991-1997論文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出版社，1998），頁 45。 
14 馮夢龍、嚴敦易校注：〈蔣淑真刎頸鴛鴦會〉，《警世通言》，卷 38，頁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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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意指兩性的差別、快感的刺激和滿足、生殖的功能、齷齰而必須隱藏的觀念等。」
15這一句「齷齰而必須隱藏的觀念」，明示了人們對於情色性事的迴避，投射到空

間上所落實的即為一「隱蔽式的封閉空間」。 

 

在《三言》、《兩拍》小說作品中出現放縱情色的具體空間，多以女子的「內

室」、「臥房」、「樓房」為主要鋪陳之場所，這類型的空間特徵多為相對於「男外」

的「女內」，其層層的門限設計，如先有堂，後有門，門中又有小門，於是有閨

閣，這一道又一道的空間間隔造就出一個「封閉」、「隱密」的空間特徵。如果說

外在空間是一種道德行為的拘束與禁制；那麼封閉的內在空間，隱密性的掩人之

耳目，才能有自由、恣意、自在任意的歡樂、狂歡、放蕩以及淫慾交流。而小說

中的各式男女主人翁即以進入此類封閉隱密的空間，來完成對於情色慾望行為的

享樂。以〈贈芝麻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二刻》卷 29）為例，一江西

官人本於西湖遊玩，一日於休息之時，望一民家屋內望去，見一女明豔動人，原

來是賣酒店家夫婦的女兒，兩人眼波互流情意，然店於路傍，又內有父母，怎生

兩人魚水之歡？五年後，官人乎與女子相遇，兩人一同進入官人的館舍，這才了

卻兩人歡樂之事。這館舍是這樣描寫的： 

 

那館舍是個獨院，甚是僻靜。舍中又無別客，止是那江西官人一個住著，女

子見了光景，便道：「此處無人知覺，儘可偷住與郎君歡樂，不必到吾家去

了。吾家裏有人，反更不便。」（頁499） 

 

先是說明此地唯一「獨院」又「僻靜」的館舍，再以「無別客」的字眼加強此館

舍的一個「封閉」特性，這樣一個絕佳適合的情色空間，自然不需女子在另花心

思尋系其他處所。 

 

又在〈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晝錦黃沙衖〉（《初刻》卷 34）一文當中，

故事中的眾尼姑由於要去道場念經做三日功果，於是只留靜觀與聞人生兩個相陪

作伴，營造出一個兩人共處的共同隱閉空間，但即便於此，靜觀隨後又安排了庄

內房靜室中，一個「無人敢上門」的封閉隱密性空間。雖說故事中的靜觀所表現

出來的是其不似眾尼一般，被慾望所沖昏了頭，而是關心著聞人生「金試期已近，

若但迷戀于此，不惟攀桂無分，亦且身軀難保」。然透過一內室的封閉性特徵，

不但具有將聞人生隱藏了起來唸書的意涵，更重要的是靜觀的這番舉動同時也阻

隔了聞人生與他眾尼的情色空間與情色行為的延續。又〈赫大卿遺恨鴛鴦?〉

                                                 
15 佛洛伊德著、業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年），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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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卷 15）中的赫應祥，字大卿，一日於郊外踏青遊玩之時，步入非空庵，

見尼姑說道「請裡面軒中帶茶」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料有幾分光景」，可見透

過由外至裡面的移動，「行過幾處房屋，又轉過一條迴廊，方是三間靜室」、「空

照輕輕的推開後壁，後面又有一層房屋，正是空照臥處」，乃無一不以主人翁的

身體空間移動，來暗示著讀者們故事情節接續下來所鋪陳的情竇氾濫與情色行為

的一蹴即發，於是，「情色空間」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必然是必須掩人耳目，

經由主體的移動，一層層由外至內的「關門閉戶」，好以一封閉隱密的空間內室，

來完成外在開放空間所不允許的自由恣意的情色交歡。 

 

「兩性之間的情色空間」相較於男子於外開放、寬闊性的市井社會空間而

言，其空間範圍不單具有封閉與隱密性，還包含了限制性及縮小性的特質，它不

同於市井社會空間的開放性活動空間，含有各種活動與行為之可行性與可能性特

質。16大體而言，當論述到所謂「情色空間」的時候，多集中焦點於男女兩人之

間的情色歡愛與放縱淫慾的敘述與描寫。而當故事中的情節鋪陳一路進展到封

閉、隱蔽的情色空間時，其主體移動的路程，經常出現一種「由外到內」或「由

下往上」的空間移動過程，賦予了情色空間的一種空間立體感17。所謂的「由外

而內」，是因為情色空間主要呈現了男女雙方一隱私躲藏性質的情慾交歡行為。

在〈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醒》卷 13）中宋徽宗的妃子韓玉翹夫人，因進宮多

年，從未皇上的雨露之恩，寂寞守日，愛欲無法滿足，憂鬱成病。楊太尉因為當

初推舉她進宮，故在皇帝恩准之下，將韓夫人帶回府中休身養病。楊太尉便於是

將府中一宅分為兩院，收拾了西園，為韓夫人所居住，平日： 

 

門上用鎖封著，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

閑時就封閉了門。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頁243） 

 

可謂是一個具有封閉性質的「深閨」。在此深閨中的韓夫人因並未滿足其「多情

欲」的慾望，在得不到皇帝的寵愛後，轉念為「嫁一個丈夫」，才不枉為人此生。

在病情不見好轉情況下，太尉夫人陪她至二郎神廟許願，一見到豐采俊雅的二郎

神，韓夫人的一顆多情芳心，竟不自覺許下「願將來嫁的一個丈夫，恰似尊神模

樣一般，足稱平生之願。」回到西園之後，孫神通假扮之二郎神「響亮降臨」，

自此天天深夜相會與歡。這樣一個嚴守封鎖的西園： 

 

                                                 
16 參考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台灣大學國文研究所博
士論文，2002，頁 129。 
17 同上註，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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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一宅分為兩院，卻因是內家內人，早晚越加堤防。府堂深穩，料然無

閒雜人輒敢擅入。（頁249） 

 

府中牆垣又高，防閑又密，就有歹人，插翅也飛不進。（頁249） 

 

表現出高度防守內外空間的分際。這樣一個越是防備森嚴的空間，一旦當二郎神

（孫神通）由外而內進入時，反倒成為他們享受魚水情愛之歡的一個最佳隔絕外

界介入與影響的情色封閉空間。於是，西園的隱密封閉特質，實現了韓夫人希念

原本其情色的禁忌，透過孫神通由外而內的突破重重防閑之後，則成為一個韓夫

人與二郎神歡樂恣意、享受情慾的情色空間。尤其，偏重於偷情、肉欲的情色行

為本身即帶有隱蔽、幽秘的特徵，情色行為所存在的具體空間也同樣是狹窄、躲

避、侷限的場域，如「閣樓」、「房室」等。 

 

由外而內的空間移動還有如〈程朝奉單遇無頭婦‧王通判雙雪不明冤〉（《二

刻》卷 28），程朝奉一向心喜女色，見有婦女生有姿容的，就千方百計要弄到手。

徽州府賣酒的李方哥之妻陳氏，正是一個豐采動人的嬌媚女子，程朝奉見此家為

貧難之人，故以利相誘，欲與陳氏成其雲雨之事。於是李方哥辦了個東道，請程

朝奉晚間在小房內吃酒，這一「整酒在小房中小房」，立即讓程朝奉喜之不勝，「果

然利動人心，他已商量得情愿了。今晚請我，必然成事。」可見得當男人「由外

而內」入得女子臥房之時，實則寓含了「請君入甕上馬」的空間情色意涵。在〈贈

芝麻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二刻》卷 29）中，馬少卿家中的雲容小姐，

因內樓小窗可見店前之人，故小姐或閒時時常登樓看望作耍。就這樣某一日臨窗

之時，被一浙江客商蔣生所瞧見，那小姐半面遮掩著，卻也不住窺視著蔣生。先

前提過女子相對於男子來說，不但必須身處一邊界式的居處範圍以保安全，也不

得隨意與人見面互有來往，故而，故事中當情節安排到女子與男子的首面相會

時，才常有由「掩蔽」或陰暗處「窺視」的場景產生。話說蔣生日思夜想著小姐，

卻在一日晚間，關了房門，正待獨自去睡，只聽得房門外有行步聲響，輕輕將房

門彈響。蔣生幸未熄燈，急忙添明了燈，開門出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入來。定

睛仔細一認，正是馬家小姐。一句「外邊有聲響」，透過聲音來暗示蔣生門外頭

有人物在做空間的移動，以聲音來做為空間方位的提示，好引導蔣生的「一出」

而後女子的「一進」，透過由外而內的空間移動，作為其後于飛之樂的情節發展。 

 

而「由下而上」的移動路徑，則是樓房中「由樓下往樓上」的「登樓入室」

移動的空間移轉現象。在《三言》、《兩拍》之中，許多故事情節中的情色具體場

所，就是以「屋舍」中的「樓上」來完成男女主人翁之情慾交流的情色行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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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興哥重會珍珠杉〉（《喻》卷 1）、〈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喻》，卷 3）、〈任孝

子烈性為神〉（《喻》卷 38）、〈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醒》卷 16）等等。透過男

女主人翁身體「上樓」的移動來暗示著「樓上」縱欲交歡與享樂行為的情色空間

內涵。〈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乾償白金強〉（《二刻》卷 14）中的婦人道：「我

日日自下而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

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18這一個「自下而升，人心起疑」就是一個代表「由下

而上」的主體移動賦予給樓上空間一個情色意味的空間內涵，若不是因為這一個

「由下而上」的移動，代表著情色行為的接續發展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又哪裡會

有「人心起疑」的聯想呢？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喻》卷3）中的「樓上」，即這樣具有暗喻情色空

間意義，故事中敘述臨安府一富戶吳防禦生有一子吳山，吳山於市中開一絲棉

鋪，店鋪門面為生意之所，房屋裡頭則空無人居。一日，一小娘子以一時無處尋

屋為由，暫進住店鋪屋內。原來店鋪中有兩個房屋，一屋是為店面絲舖，故小娘

子金奴尚還有一房可供安身居住。老闆吳山原本是一名粗知禮義，生平耿直的年

輕人，然一見到青春貌美的小娘子金奴，不免心動漣漪。於是，一日假裝巡視，

先從「官人請裡面坐」的由外至內到「中間軒子坐下」，再步步由下往上移動走

入隱閉空間之中： 

 

  吳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金簪，

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一頭說，徑走上樓去了。

吳山隨後跟上來討簪子，正是：由你奸似鬼，也喫洗腳水。吳山走上樓來，

叫道：「娘子，還我簪子，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婦人道：「我與你是宿

世姻緣，你不要粧假，願諧枕席之懽。」⋯⋯婦人放出那萬種妖嬈，摟住

吳山，倒在懷中，攜手上床，成其雲雨。（頁66） 

 

原來屬於小婦人、老婦人與胖婦人的「樓下」，是生活中接待與交際吳山的「開

放寬闊」空間，透過調情、引誘、與戲弄之後，移動至「隱蔽封鎖」的「樓上」

以便完成雲雨之事，這樣上下空間的分隔，加深了「樓上」具有一歡樂縱慾與偷

情交歡的空間內涵。後來吳山安排金奴搬到橫橋街上，吳山欲以金奴重溫情意

時，也是透過往「樓上」的移動來鋪排男女之間的情色空間： 

 

      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合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金

                                                 
18 凌濛初原著、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乾償白金強〉，《二刻拍案
驚奇》，卷 14，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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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與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

不得安排酒殽，八老搬上樓來，掇過鏡架，就擺在梳妝桌上。八老下來，

金奴討酒，纔敢上去。兩個並坐，金奴篩酒一盃，雙手敬與吳山道：「官

人灸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為因灸火，有失期約。」

酒盡，也篩一盃回敬與金奴。吃過十數盃，二人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

情一敘。交歡之際，無限恩情。（頁73∼74） 

 

以「家是容器」的隱喻概念19，我們更可以具體地想像在人們居住的屋室範疇，

大部分都是一封閉、隱蔽的場所，對比起開闊的市井社會空間，無疑地更具有狹

窄、圍堵的邊界空間特徵。但同時，「情色空間」又常與市井社會空間連結在一

起，在故事中的背景即往往以開放的市井街道為鋪陳基礎，對比表現故事男女主

人翁幽豔，暗淫的情色舉止及情色空間的特色。20 

 

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卷 1）一文中，蔣興哥和三巧兒原本是一對

恩愛夫妻，因蔣興哥為取帳辦貨，需走上廣東一趟做買賣生理，儘管不忍分離，

也為成家立業之事而獨自出外上路。出門前，丈夫蔣興哥的一句「娘子耐心度日。

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矙，招風攬火。」表現出上一節

的古代女子不能也不應隨意地離家出外移動，甚便是自家門前，女子也不宜日常

的遊走行動，以防招來男子的覬覦抑或莫名之事。果然在丈夫吩咐下，三巧兒數

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只是光陰似箭，殘年又過，三巧兒等尋不著

蔣興哥的歸期之日，又在丫頭晴雲和煖雪的力勸慫恿下，行到前樓，由窗子的簾

內觀看著街坊的熱鬧景象。這一時常走向前樓，時常在簾內東張西望，竟也惹來

男子陳大郎的鍾心情款，細心請求大市街東巷的賣珠薛婆，央求她為與三巧兒的

情意交流： 

 

      這里婆子捉箇空，招著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 ，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

著。⋯⋯ 

 

一般平民的居住房宅結構中的「樓上」，是一個可以拒絕外界干涉，保有隱藏私

密性的隱蔽空間，如同「家」的空間意涵一般，這是一個父母長輩保護自家女兒

                                                 
19 喬治‧萊科夫（Georg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中提到譬喻性語言並非文學的專利，而是一種人們的思維方式，是我們思維、語言、行為、歷史、
文化的基礎，左右人們的心智運作。而以容器基模理解範疇，以中心— 邊緣、上— 下、前--後的
認知運作，透過「物質空間」瞭解「概念空間」的此一映設，是以同一進出概念做為隱喻思維的
理解。見周世箴：《語言學與詩歌詮釋》，（台北：晨星，2003.03），頁 95-96。 
20 同註 20，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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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空間，然保護的同時，也造成了另一層面的禁錮，女子芳心在這鎖不住

的空間中，竟成全了慾望的帶領而將情色事件帶入此隱蔽性空間之中。尤其是偷

情縱欲、歡愛淫穢的性行為之前，常可發現故事中皆有一「由下往上」的空間移

動現象。〈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醒》卷 16））中就是原本計畫好張藎先在樓牆

下以咳嗽為暗號，潘壽兒把布匹接長垂下樓後，待他從布上攀緣而上，兩人好貪

愛情熱，恣意取樂。 

 

透過「上樓入室」的具體移動和「隱蔽」與「開放」的空間特徵，來突顯情

色空間「上下」、「內外」、「隱現」的立體感，並呈現其中的種種活動與生活過程，

來把握情色空間的主要特徵與內涵。21其中，在樓房的「樓上」的空間比起一樓

的平地，分屬同一棟建築物之內的不同區塊，卻包含有隱藏、封閉和私密的空間

內涵意義，透過「上」而「下」，又「下」而「上」的移動現象，顯示出男女心

情情緒上下起伏，連結了歡樂情色、淫慾的行為舉止。22〈任孝子烈性為神〉（《喻》

卷 38）中臨安張員外生藥鋪中有一主管任珪，母親早喪，只有老父，雙目失明，

經常只得端坐於家中。任珪每日辭父而出，到晚才復歸參父，娶城內梁公之女聖

金為妻，梁氏出嫁前曾與對門鄰居周得有姦，婚後因不滿任珪早出晚歸，又嫁與

江頭，路途遙遠歸家不便，只一心想念周得，兩人餘情未了，甚而仍常有互相往

來： 

 

這兩個上得樓來，就抱作一團。婦人罵道：短命的！教我思量得你成病，

因何一向不來看我？負心的賊！周得笑道：「姐姐，我為你嫁上江頭來，

早晚不得見面，害了相思病，爭些兒不得見你。我如今要來，只怕你老公

知道，因此不敢來望你。」一頭說，一頭摟抱上床，解帶卸衣，敘舊日海

誓山盟，雲情雨意。／霎時雲收雨散，各整衣巾。婦人摟住周得在懷裡道：

「我的老公早出晚歸，你若不負我心，時常只說相訪，老子又瞎，他曉得

什麼！只顧上樓跟你快活，切不可作負心的。」（頁573） 

 

於是周得每次來騙任老太公說姑表兄妹，上樓就和梁聖金互通，任公每日只閉著

大門，坐在樓簷下板凳上念佛。這一個周得與梁氏往「上」的空間移動，就蘊含

了進入情慾空間的象徵意義，而兩人往「下」的空間移動，則是邁出情慾空間的

具體動作。在這一屋簷之下，「樓下」的空間是任公閉著大門坐在屋簷下念佛的

修養、克制的空間，並且是任珪表現孝心「辭父出、晚歸參父」的恭敬場所，相

較於「樓上」則是攜手上床、狂歡放蕩、雲情雨意的情色空間。周得沒來任家時，

                                                 
21 同註 20，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頁 125。 
22 同註 20，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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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主要生活在樓下的空間，和梁氏的縱欲樓上空間完全隔絕，並且幾乎沒有主

角人物之移動狀況，只有任公在樓下閉門而念佛，梁氏在樓上無聊與等待而已，

兩個局部空間形成了一種「靜止」的「無生氣空間」；唯有當周得出現的時候，

才打破了這樣一個寧靜、停頓的空間，一句任公「娘子，有你阿舅在此相訪」，

與梁氏「連忙濃添脂粉，插戴釵環，穿幾件衣服，三步那做兩步，走下樓來，布

簾內瞧一瞧」的行動，以「呼喊聲」和「下樓」的具體移動串連起原本上下隔絕

的聲音，形成空間移動與轉換的一種現象。 

 

這樣一來，在任珪家中，我們可以見到一個極度反差的對比空間形式：在樓

下表徵了老年、克制、孤獨的同時；樓上則暗指了年輕、放縱、合歡的內涵意寓。

透過「上下」的一個空間轉換與對比，加深突顯了樓上情色空間的整體性意義。
23 

 

透過人物移動於空間的「上」與「下」，暗喻聯想了男女兩性之間歡愉性交

的「進」與「出」，於是「登樓入室」的移動路徑，就意味著男女雙方淫慾激情

的「深衝淺刺」，上樓的立體空間也同時意味著內在心情的「上升」，就「情興如

火」；但雲收雨散之後的內在感受也隨之「往下」而「各整衣巾」。如此透過人物

穿梭空間的立體遊移，蘊含了情色空間的豐富內涵。 

 

 

                                                 
23 整體與局部是相對而言的。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空間，是由各個局部空間所組合而成的。只進
行局部的空間敘述，難以產生空間感。只有對各個局部進行敘述，並且通過各個局部的轉換，從
而顯示出各個局部的相對位置，把各個局部組合起來，才能顯示出空間的整體性，才能產生空間
感。參考吳效剛，〈論小說的敘述空間〉，《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 5期，頁 63。轉
錄自同註 20，金明求：《虛實空間的移轉與流動 –宋元話本小說的空間探討》，頁 134。 


